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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我们正处于一个僵局。当前的跨性别解放政治已经把赌注押在了对身份的救赎理解上。无论是通过医生或心理学家的诊断，还是通过个人自我肯定以社交话语的形式，我们已经开始相信性别有一些内在的真相需要我们去揭示。




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积极政治项目已经标志着我们当前的道路；无数的代词、骄傲旗帜和标签。当前的跨性别政治运动试图扩大性别类别，希望可以减轻它们的危害。这是天真的。




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描述为“生产和规范男性和女性的装置，以及性别假设的激素、染色体、精神和表演的中间形式”。如果我们跨性别同志和兄弟姐妹的当前自由政治根植于试图扩大这个装置创造的社会维度，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求将其烧毁。




我们是已经厌倦了试图挽救性别的激进分子。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它为我们服务。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生活中面临的跨性别恐惧症，我们的同志，无论是跨性别还是顺性别，都面临的性别暴力，我们意识到装置本身使这种暴力不可避免。我们已经受够了。




我们不寻求创造一个更好的系统，因为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于积极政治。我们在目前唯一的要求是对性别和它创造的社会意义和可理解性模式进行无情的攻击。




在这种性别虚无主义的核心，有几个原则将在这里详细探讨：反人文主义作为基础和基石，性别废除作为要求，和激进的否定性作为方法。




      

    

  
    
      

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




反人文主义是性别虚无主义分析的基石。它是我们理解当前情况的起点；它至关重要。通过反人文主义，我们指的是对本质主义的拒绝。没有本质的人类。没有人类的本性。没有超越自我。作为一个主体并不意味着与其他主体共享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状态（本体论）。




自我，主体是权力的产物。“我”在“我是一个男人”或“我是一个女人”中的“我”不是一个超越这些陈述的“我”。这些陈述并没有揭示关于“我”的真相，而是构成了“我”。男人和女人并不存在作为某些形而上学或本质类别的标签，它们是话语、社会和语言符号，它们是历史偶然的。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和变化；它们的含义始终由权力决定。




我们是谁，我们存在的核心，也许根本不在于存在的范畴领域。自我是权力和话语的汇聚。每一个你用来定义自己的词，每一个你发现自己所属的身份类别，都是权力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性别、种族、性取向和其他规范类别并不是指身体或灵魂的真相。这些类别构建了主体和自我。没有静态的自我，没有一致的“我”，没有超越历史的主体。我们只能用给予我们的语言来指代自我，而这种语言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波动，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波动。




我们只是许多不同的话语和语言的汇聚，它们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但我们体验到了代理的感觉。我们在这些话语中导航，偶尔颠覆，总是生存。导航的能力并不表明一个形而上学的自我在代理的感觉上行动，它只表明我们的构成周围有象征和话语的松散。




因此，我们通过这些术语来理解性别。我们将性别视为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现在医学、精神病学、社会科学、宗教和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我们不将性别视为我们“真实自我”的一个特征，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和可理解性秩序，我们发现自己在其中运作。我们不将性别视为一个稳定的自我可以拥有的东西。相反，我们说性别是被做和参与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自我被构建并赋予社会意义和意义。




我们的激进主义不能止于此，我们进一步指出，历史证据可以证明性别以这种方式运作。许多去殖民地女权主义者的工作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西方性别类别如何被强加于土著社会，以及这如何需要一个完整的语言和话语转变。殖民主义产生了新的性别类别，以及新的暴力手段来强化某些性别规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视觉和文化方面已经随着世纪的变化而变化。没有静态的性别。




实践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实践组成部分。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的争论是自由女权主义与虚无主义性别废除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基础。




自由女权主义者说“我是一个女人”，并且意味着他们在精神上、本体论上、形而上学上、基因上或其他任何“本质上”是一个女人。




性别虚无主义者说“我是一个女人”，并且意味着他们位于权力矩阵中的某个位置，这个位置构成了他们的身份。




自由女权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权力如何创造性别，因此他们依赖于性别作为一种手段，以便在权力的眼中合法化自己。他们试图利用各种知识系统（基因科学、关于灵魂的形而上学说法、康德本体论）来证明他们可以在权力中运作。




性别虚无主义者、性别废除主义者看着性别系统本身，看到其核心的暴力。我们拒绝对性别的积极拥抱。我们希望看到它消失。我们知道诉诸当前的权力公式总是一个自由主义陷阱。我们拒绝合法化自己。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反人文主义并不否认许多我们跨性别兄弟姐妹从小就有的性别经历。相反，我们承认这种性别经历总是已经通过权力的术语来决定。我们回顾自己的童年经历。我们看到，即使在我们否认权力强加于我们身体的类别的跨越声明“我是女人”中，我们也说的是性别的语言。我们引用的是一个不存在于我们内部的稳定真理的“女人”概念，而是引用构成我们的论述。




因此，我们确认在话语之前、在与他人的遭遇之前、在象征的调解之前，没有可以被发现的真实自我。我们是权力的产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因此，我们以巴特勒的话结束了对反人文主义的探索：




“我所拥有的能动性并不在于否认我的构成条件。如果我有任何能动性，那么它是由我从未选择过的社会世界构成的。我的能动性充满了悖论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能的。它只意味着悖论是其可能性存在的条件。”




      

    

  
    
      

性别废除




如果我们接受性别不是在我们内部作为一个超越真理被发现，而是存在于话语的领域之外，那么我们该努力追求什么？说性别是话语性的，就是说性别不是作为主体内部的形而上学真理出现，而是作为调节社会互动的一种手段出现。性别是一种框架，一种语言的子集，一套符号和标志，在我们之间传递，构造我们并被我们不断重构。




因此，性别装置以循环方式运作；当我们通过它被构造时，我们的日常行为、仪式、规范和表演也重构了它。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反对循环本身的运动得以体现。这样的运动必须理解装置的深入和普遍性。规范化有一种阴险的方式来自然化、解释和吞并抵抗。




在这一点上，拥抱某种自由政治的扩张就很诱人。无数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已经声称我们的跨性别身体经验可能能够对抗性别的规范化过程。我们已经听到建议说，非二元身份、跨性别身份和酷儿身份可能能够创造出对性别的颠覆。这是不可能的。




在非二元身份标签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再次陷入性别的领域。以拒绝性别二元论为由采取身份，仍然是接受二元论作为参考点。在对它的抵抗中，一个人只会重构二元论的规范状态。规范已经解释了异议；它们奠定了表达异议的框架和语言。我们的言语异议不仅发生在性别的语言中，而且我们采取的行动来颠覆性别的着装和情感本身也只是通过参考规范来颠覆。




如果非二元身份政治不能解放我们，那么酷儿或跨性别身份政治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希望。两者都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即通过试图“做”性别来参考规范。这种政治的基础是建立在身份逻辑之上的，这种逻辑本身就是现代和当代权力话语的产物。正如我们已经非常彻底地展示过的那样，没有稳定的身份是我们可以参考的。因此，对革命或解放身份的任何诉求都只是对某些话语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话语就是性别。




这并不是说那些认同为跨性别、酷儿或非二元的人是性别的责任。这是传统激进女权主义方法的错误。我们拒绝这样的说法，因为它们只是攻击那些被性别伤害最深的人。即使偏离规范总是被考虑在内并被中和，但它仍然受到惩罚。酷儿、跨性别和非二元身体仍然是大量暴力的场所。我们的兄弟姐妹和同志仍然在我们周围被谋杀，仍然生活在贫困中，仍然生活在阴影中。我们不谴责他们，因为那将是谴责我们自己。相反，我们呼吁对我们的政治局限性的诚实讨论和对前进的新方式的需求。




以这种态度为首，我们并不只是寻求打击某些身份政治的制定，而是对身份的需求。我们的说法是，个人首选代词的不断扩大的列表、各种性别和性取向表达的日益增长和细化的标签，以及更广泛地尝试构建新的身份类别是不值得努力的。




如果我们已经表明身份不是真理而是社会和话语的构建，那么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这些新身份的创造不是突然发现了以前未知的生活经历，而是创造了新的术语，我们可以被构建。我们扩大性别类别所做的一切就是创造新的、更细致入微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权力可以运作。我们没有解放自己，我们陷入了无数的、甚至更细致入微和强大的规范中。每一个都是新的链条。




使用这种术语并不是夸张的；性别的暴力不能被高估。每一个被谋杀的跨性别女人，每一个被强制手术的双性婴儿，每一个被抛到街上的酷儿孩子都是性别的受害者。偏离规范总是受到惩罚。即使性别已经考虑到了偏离，但它仍然惩罚它。规范的扩展是偏离的扩展；它是我们可以偏离话语理想的新空间的扩展。无限的性别身份创造了无限的新的偏离空间，这些空间将受到暴力的惩罚。性别必须惩罚偏离，因此性别必须消失。




因此，我们得出需要废除性别的结论。如果我们所有的积极扩张项目都失败了，只是让我们陷入了一套新的陷阱，那么就必须有另一种方法。扩张性别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收缩将为我们服务。这样的冲动是纯粹的反动的，必须被废除。




反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将性别废除视为这样的收缩。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必须废除性别，以便性别（身体的物理特征）可以成为我们被分组的稳定的物质基础。我们完全拒绝这一点。性别本身是建立在话语分组之上的，通过医学赋予了权威，并对双性个体的身体施加了暴力。我们谴责这种暴力。




不，回到对性别的更简单、更小的理解（即使是所谓的物质概念）是不行的。我们反对的是首先对身体进行规范分组。收缩和扩张都不能拯救我们。我们的唯一途径是毁灭。




      

    

  
    
      

激进的否定性




在我们性别废除的核心是一个否定性。我们不寻求废除性别，以便返回一个真实的自我；没有这样的自我。它不是好像废除性别会使我们能够作为真实或真正的自我存在，摆脱某些规范。这样的结论与我们的反人文主义主张完全相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项跳跃到虚空的行动。




此时需要一个清晰的时刻。如果我们是什么是权力话语的产物，我们寻求废除和摧毁这些话语，我们正在冒着最大的风险。我们正在跳入未知之中。塑造和创造我们的术语、符号、想法和现实将在火焰中燃烧，我们无法知道或预测当我们走出另一边时我们将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拥抱激进否定性的态度。所有以前尝试积极和扩张性的性别政治都失败了。我们必须停止假设了解什么是解放或解放可能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些想法本身建立在一个不能经受住审查的自我理念上；这是一个理念，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限制我们的视野。只有纯粹的拒绝，远离任何可知或可理解的未来才能让我们有可能拥有未来。




激进否定性是一种对所有既存事物说“不”的态度，它是一种对所有规范、所有权力结构、所有压迫形式说“不”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彻底批判一切既存事物、一切既存价值观、一切既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推翻一切压迫、一切剥削、一切奴役的一种方法。




这种态度需要我们放弃所有的确定性，放弃所有的安全感，放弃所有的既存认知。它需要我们拥抱未知，拥抱不确定性，拥抱混乱。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创造力，来面对未知的挑战，来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推翻现状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人来说，激进否定性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虽然这种风险很大，但它是必要的。然而，在跳入未知之中，我们进入了不可理解性的水域。这片水域并非没有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激进丧失自我的情况。我们相互认识彼此的术语可能会被溶解。但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摆脱这种困境。每天，我们都受到规范化过程的攻击，这种过程将我们编码为偏离。如果我们不在否定性的运动中失去自己，我们就会被现状摧毁。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无论风险如何。




这强烈地捕捉到了目前所处的情况。当拥抱否定性的风险很高时，我们知道另一种选择会摧毁我们。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己，我们只是遭受了与其他方式相同的命运。因此，正是以鲁莽放弃的心态拒绝假设未来可能是什么，以及在未来中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一种对意义、对已知可能性、对存在本身拒绝的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和方法。




无情地批判积极性别政治是一个起点，但必须谨慎进行。如果我们要批评他们自己的规范基础，以支持一种替代方案，那么我们只会再次落入规范化力量所造成中的陷阱里。因此，对于明确表述替代方案以及采取行动计划要求给予坚决“不”的回答。大纲和平台时代已经结束了。不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唯一的手段，使得我们能够获得任何东西。




这种立场和方法要求我们放弃所有的确定性，放弃所有的安全感，放弃所有的既存认知。它要求我们拥抱未知，拥抱不确定性，拥抱混乱。它要求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创造力，来面对未知的挑战，来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推翻现状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人来说，这种立场和方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心态，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